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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吹，雪花飘
陈永沫

往事如歌往事如歌

多年前，地处豫北的原阳县新兵
训练军营操场，我和全连的新兵战
友接到指令，那夜有暴风雪，立即停
止训练，做好预防大风暴雪灾情的
准备。

其实，从吃过午饭开始，天空就
已开始乌云密布，黑压压的云团压
得人喘不过气来，一阵紧似一阵自
北 向 南 、由 弱 到 强 的 狂 风 扑 向 大
地。新兵班班长周金龙说，这将是
豫北大地今年的第一场雪，以后见
得多了，就见怪不怪。可对来自长
江以南的我来说，出生 18 年来，还真
没见识过雪。虽说已过农历冬至，
进入数九寒天，在我的家乡，依自己
少年愣头青的性格，这样的气温也
只不过加上秋衣、秋裤罢了。可现
在不同了，当兵来到黄河岸边，真正
的北方，营地又驻扎在千里大平原
上，听周金龙说，这又长又宽的村中
道路，说不准哪一段是唐朝时期就
有的官道。他还略带神秘地说，反
正，咱们当兵来到中原河南，这块有
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大地神秘着
哩，慢慢了解吧，就拿这次暴风雪来
说，说不准就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新兵们在连队的统一安排下，都
换上厚实暖和的冬季棉服，班里还生
起了炉子。屋外的雪才开始飘落，班
里的寝室就已是暖烘烘的，棉袱、棉裤
外加暖气房，把我这个南方兵，热得直
冒汗。看来我还需慢慢适应。

天擦黑，吃晚餐的时间，大风越
刮越紧，气温骤降。这风刮在脸上，
开始刺痛，寒风吹得我打着寒战。更
让人惊讶的是，天空的雪片，真如在
书本上读到的，或刚离开学校写作文
时描写的那样，犹如鹅毛般大小，纷
纷扬扬、铺天盖地下起来了。从饭堂
就餐出来，也不过一二十分钟的时
间，抬眼望去，营房屋顶已大半被白
雪覆盖，树梢上的白雪堆积得有模有
样，已经看不清远处，眼前只有大片
的雪花在迎风飘扬，白茫茫一片，五
米开外就看不见人了。地面的积雪，
双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
音，如同电影里的人行走在雪地那
般，是年少的我模仿过的一次又一次
的奇妙回响。

回到寝室，我们服从新兵连部的
安排，班里的新兵们先是开班会，后
是写家信。开完班会后，我就着小方
凳子，趴在床上，给居住在千里之外
的江南水乡的父母写信，告诉家中的
父母，屋外下大雪了。天气寒冷，我
牵挂着因高血压中风导致半身不遂
的父亲，眼下气温骤降，不知道家乡
是否受到影响，病重的父亲还好吗？

细心的我刚到部队一个星期，便在军
人服务社为父亲购买了一双仿制军
用棉鞋。窗外，漫天的雪花飞舞着，
内心焦虑的我在熄灯号吹响后渐渐
进入梦乡。

早晨，起床号声响起，眼前的世
界正如班长所说，让人惊喜：天空已
经不再下雪，只见大地被一层厚厚的
积雪覆盖，人踩上去，雪都深过膝盖
了。新兵连各班接到指令，全连新兵
开始铲雪，将通向其他连队的公路以
及连队里连接饭堂、厕所的道路和军
训操场的积雪全部铲除清理。班长
领来战备锹分发给全班新战友，大家
立即和全连其他新战友一起，投入到
铲雪行动之中。

我来自长江以南的安徽繁昌，
班里的安徽铜陵籍战友张集成、丁
克余应该和我一样，在家乡都没见
过下雪，更没见过积雪深过人的膝
盖这阵势。被新兵战友称为“秀才
兵”的张集成，先是在雪地上吟诵

《沁园春·雪》中的名句，接着又自
己吟诗一首：豫北大地，暴雪一昼；
新兵战友，战天斗地；生龙活虎，翻
卷铁锹；铲雪垒垛，争先恐后；清理

雪地，片雪不留。“好诗句！”正在出
连队黑板报的我，立即把“张秀才”
的即兴诗句抄录在连队的黑板报显
要位置。张集成果然不同凡响，后
来在部队干到副团职转业，又在大
城市某区级纪检部门主要领导岗位
任职，为党和国家、纪检工作兢兢业
业贡献几十年，真让人敬佩。铲雪
现场，丁克余表现也非常突出。这
位 18 岁的新战友，别看人年轻，说
话做事稳重务实，注重细节，认真严
谨。新兵连连长马胜国、指导员周
国洪多次在全连军人大会上表扬
他，认定丁克余若经关注培养，将来
定是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
工作者。果不其然，他从部队转业
后回到家乡，在交通警察车辆管理
所担任领导职务，辛勤工作几十年，
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赞扬，大家纷
纷 为 丁 克 余 的 敬 业 奉 献 精 神 点
赞。

转眼间，43 年过去了。这些年
里，我除了在部队短暂几年的军旅
生涯中见到过雪，从部队转业回到
地方，从事基层党务工作几十年，直
至 2024 年 10 月光荣退休，我再未往
祖国的北方去过，自然也再未亲眼
见过大雪纷飞一整夜、积雪漫过膝
盖的场景。今天，我把在火热军营
中遇到的暴风雪的旧事记录下来，
作为人生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岂
不美哉！

典籍寻微典籍寻微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
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
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
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
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
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王祥是山东琅琊临沂人，是琅琊
王氏的奠基者，而琅琊王氏在东晋，或
者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产生过巨大影
响的家族。王祥是三国曹魏至西晋时
的大臣，官至太保，称公封侯。但王祥
为后世民间所熟知的，则是“卧冰求
鲤”的孝子行为。说的是王祥的继母
朱氏患病，“方盛寒冰冻，母欲生鱼”，

祥解衣卧冰求鱼，“会有处冰小解，鱼
出”。《孝子传》中也记有王祥后母欲烤
黄雀吃，王祥觉得难以做到，但“须臾，
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这两件事，怎
么听起来都有点“子不语”的味道。而
王祥面对的朱氏，则是“母自往暗斫
之”，更彰显了祥的孝道没有任何门
槛，就是孝。

中国封建社会，几乎历朝历代都
高标孝道，以孝字入皇帝谥号的也
有许多。用李密的话说，“伏惟圣朝
以孝治天下”，他笔下的圣朝就是当
时的西晋，正是王祥所在的朝代。
统治者的标榜和提倡，也造就了许
多假的或不近人情的孝子。“二十四
孝”中，比较恐怖的是“郭巨埋儿”。

郭巨是林虑（现河南林州）人，一种
说法是说其家贫不能供母，所以他
对妻子说：“子又分母食。盍埋此
子？”《孝子传》中则说巨家是富有
的，他都给了两个弟弟，后因贫才要
埋儿，但书中说“及掘坑二尺，得黄
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
民不得夺！”这“大约的确”是假的。
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说：“但我从
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
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
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
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
淡了，但总有一丝留遗，一直到她去
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
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你看，鲁

迅也担心父亲因生活的贫困把自己
埋了。当然写文章时，鲁迅早已洞
悉了此事此文的荒唐。

后来，王祥的弟弟王览的后代在
东晋地位显赫，如王导、王敦兄弟助
司马睿建立东晋，形成“王与马，共天
下”的政治格局。琅琊王氏在东晋人
才辈出，如王羲之、王献之等。这当
然不是王祥感动了天地，但王祥的声
望和政治立场，肯定对王氏的崛起发
挥了作用。

最后抄一副对联，看看它对孝如
何说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
迹寒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
心，论心世上无完人。”这对联说的是
人之常情。

情出反常必有妖
——《世说》说（七）

公羽

在这里，团圆的饭桌旁
围坐在桌边的人
都是母亲的心头肉
谁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缺席
为母亲洒下月缺的目光

母亲把我们聚在一起
聚齐了我们的心
只要我们劲往一处使
一切困难都会像风一样被吹散

家庭聚会，圆桌最圆
家庭聚会的圆
是世界上最美的圆

你看，父亲正在用稀疏的牙齿
咀嚼津津有味的天伦之乐
你瞧，母亲满脸的皱纹里
开出了朵朵鲜亮的桂花

春节回家

春节回家
人还没有启程
心却早已向家的方向飞奔

任凭路途遥远颠簸
任凭车厢内狭窄闷热
哪怕堵车三天三夜
回家的信心永远不会打折

春节回家
恨不得一步到达
给父亲买的羽绒服很暖很暖
不知能否暖透儿女的孝心
给母亲买的新丝巾很长很长
不知是否长过儿女的牵挂

春节回家
与父老乡亲拉拉家常说说心里话
虽然离家整整一年了
但我们的对话还是一如从前推心

置腹
我们的感情依然没有任何落差

团圆的饭桌
（外一首）

张祖鹏

“ 爷 爷 ，您 看 我 们 正 在 爬 山
呢。”春节期间，儿子和孙子从武
夷山打来视频电话，用手机转着
圈儿尽扫美景，恨不得把整个景
区都搬来让我看。不过，我既看
不清碧水丹山的丹霞奇景，也看
不到宛如翡翠飘带的九曲之溪。
那人山人海的登山大军与脸蛋红
得如初升太阳般的孙子却占满了
手机屏幕，里边不时传来的欢声
笑语震耳欲聋。

是啊，不光是年轻人赶上了好
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幸福感也以
肉眼可见的速度，蹭蹭往上升。就
拿丙午马年来说吧，今年的春节，那
真是精彩纷呈、热烈非凡，年味浓
浓、春满人间，把热闹与红火、习俗
与新潮，写满了每一个地域、每一条
街巷、每一户人家，处处充满着传统
年味和时代质感。

然而，万家灯火过大节，家家户
户各不同；年味和寓意如何品，都装
在每个人心中。

年味，既象征着亲情归属与
家庭团圆和欢聚，又寄托着对事
业、生活的热爱及对未来的美好
祈愿和祝福，绝不仅限于从狭义
上所理解和满足的游山玩水、吃
喝玩乐。

你可曾想到，当你在觥筹交错
的家宴中侃侃而谈时，同为父母心
头肉的热血儿郎正在零下几十摄
氏度的雪域高原巡逻守边；当你沉
浸式地体验着丰富多彩的民俗风
情时，一群把工地当成“家”的人们
正在为国家重大工程加班加点。
他们深知岗哨的背后是家国安全，
过 节 大 干 是 为 了 更 加 美 好 的 明
天。他们懂得，这样过年更有意
义、很值得，细品其中年味，更加醇
厚香甜。

太平盛世，幸福满满。不同的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过好大年无可厚
非。我欣赏当今时代色彩浓烈的
年，更怀念孩童年代朴实无华的年；
感叹富足人家时尚排场的年，更关
注普通人及孤独者的年。

马年吉祥，天公也作美。大年
初一，天似穹庐，晴空万里，那蓝纯
粹得没有一丝杂质。牧野花园小
区，串亲戚的人们不顾头天晚上看
春晚的疲惫，一大早便忙活起来。
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相继从各个楼道
口走出来。在 29 号楼 1 单元，却见
一个戴着口罩和手套的妇女正满劲
地擦拭楼梯扶手，我不由停下了脚
步：“过年了咋还干活儿呢，你们没
放假？”“没有假，不休息！”那妇女又
乐呵呵地说：“得让住户卫生整洁过
好年，我们越是过节越要注意，一天
打扫两遍不能少。”这个师傅姓茹，
60多岁，是原市染织厂的退休职工，
一个女儿早已成家，自己好不容易
又找了个活儿，包了将近3个居民楼
的卫生，每月 1850 元，没有什么“五
险一金”和其他福利。“大过年的，到
处干干净净，俺心里就干净，人人高
高兴兴，俺心里就高兴。”从这个保
洁工的话音里能听得出，这样过节，
她觉得挺有意思，年味也浓，心里很
满足。

2 月 19 日，正月初三下午 1 点
多，我在另一个社区碰到一名美团
外卖小哥，长得很帅气，看上去 20
多岁，我听出了他的东北口音，他惊
讶地回答“吉林四平人”。小伙叫杨
洺硕，大学毕业时间不长，想先跑一
段外卖，挣俩钱，也锻炼锻炼自己。
我问他一天能挣多少钱？节日不停
歇有没有加班费？过大年想不想
家？“我们是按货单计件付酬的，平
时一天能送二十七八单，春节每天
送 30 多单。节日没有加班费，但每
送 1单个人多提 1元钱。另外，春节
期间有不少活动也可以受益。我是
今年 2 月初才开始跑的，还没领过
钱呢，到时候给多少要多少呗。”笑
容满面、没说半句怨言的小伙子瞟
了眼正在身旁打闹嬉戏的一群孩
子，接着说：“父母兄妹都在老家，要
说不想回家团圆也不是心里话，但
人歇物流不能停呀；每当我看到客
户们在春节里接到包裹和礼品那种

高兴劲，心里就乐滋滋的，这种年味
更有味！”

猛然，我又想起了市第一人民
医院老家属小窄巷里的修鞋匠张师
傅。他的店铺不足 10 平方米，是用
破旧木板和石棉瓦搭起来的，房租
自然不高。这个驻马店人重度残
疾，名叫张德仁，身残志坚，手艺好，
服务一流，为人厚道。平时，他的小
屋里的人总是挤成堆，待修的鞋包
堆放得满满当当。“德仁老弟，新年
好！过年回老家了吗？”我想着想着
不由自主拨通了他的电话。“老兄春
节好啊，俺本来想回去看看老娘，但
手里的活儿太多，走不了。现在每
天都有人来这里聊天，还有人送好
吃的，也挺有意思哩！”听着听着，我
心里有点发酸。我除了用微信给德
仁师傅发送一段长长的祝福语外，
还给距我居住地不远的废品收购点
的小段发去了新春的祝福。

在万家灯火、普天同庆的传统
佳节里，尽管每个家庭、每个人情况
各异、选择不同，但他们都在以各自
喜爱的活动和方式品尝着这浓浓的
年味。

普通人的年，也许没有那么盛
大热闹、张扬惊艳，但一家子平平安
安、团团圆圆，亲戚朋友拉拉家常，
畅想下明天，那种充满着踏实、心
安、温馨又带着烟火气的氛围，足以
让他们心甜。

“消费是需要银子的，旅游是
‘旅钱’的。”我常这样和好友调侃。
外卖小哥不是不想家，不是不想和
女友外出走走看看，除了过节正忙
外，也想多挣点钱。在这些拼生活
的人看来，自己肩上的担子比年味
更重，他们要用今天的辛劳和拼搏
换来明天的团圆与幸福。

年年春节相似，岁岁过法不
同。不管怎样过年，都有独特的年
味和特定的意义。其实，普通人的
年并非“普通”，他们把团圆送给了
别人，把独处留给了自己；把安全送
给了别人，把守护留给了自己；把热
闹送给了别人，把安静留给了自己；
把幸福送给了别人，把付出留给了
自己。在这些人看来，最美的年味，
就是把思念藏在心底，就是坚守、付
出与奋斗。

“别样”的年味
毛德胜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我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经常做出一
些让周围的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唯一
的借口就是为了写作。

2002年秋天，河南省文学院高研班招
生，由地市作协推荐，条件是发表过一定作
品、年轻化、热情高，新乡学员最多，一共6
个：冯杰、安庆、尚新娇、王春花、王保友和
我。那个时候，南丁、张一弓、张宇、孙荪、李
佩甫、墨白等名家悉心授课，对学员爱护有
加。我们之前被老师们的作品震撼过，崇拜
得要命，这回得以耳提面命，自然激动得不
得了。埋头听课之余，我一门心思想着如何
能写出《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活鬼》《败节
草》《满票》这样的小说，单位、家里的事统统
抛在了脑后，皈依文学之心日盛。

当时我是县里最大一家超市的副总，
主管采购，学习结束后觉得这份工作有碍
创作，干脆递上辞职报告，去《新乡广播电
视报》当了一名副刊编辑，后来《平原晚
报》创立，又去那里接着编副刊。安庆也
把顿坊店乡党办主任辞了，去新乡作协编
内刊《牧野》。尚新娇在我俩之前就把当
时的辉县房管局的正式工作辞了，到《新
乡日报·晨刊》当编辑。其实，做到我们所
有人头里的是尉然。这家伙入学前就下
岗了，还离了婚，花 500 元在县城租了一
间房，过着“专业写作”的独居生活。读书
期间，他已经写出了让他一夜之间爆得大
名的小说《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为了减少与外界联系，我把手机号销
了，开通了一个小灵通，很少有人知道。我
姐的面包车让交警扣了联系不上这个在报
社上班的兄弟，她气得把电话都摔了。就这
样不管不顾、天昏地暗地写了几年，我的中
短篇小说“攻克”了很多期刊。当时，我上有
老下有小，微薄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经济
非常拮据，一次水果都没买过。那时，我和
安庆到处找房租低的房子，大热天住在顶
楼，没有空调，经常夹着席子去公园睡觉。
尉然来访，他也跟我们一块儿夹着席子去
路边、公园凉快，到后半夜才返回出租房。

2006 年冬天，我开始向生活妥协，创
办了一个主题婚礼酒店。酒店的节奏陷
进去就不好往外拔了，文学一下子和我成
了陌路。整整 8 年，我就看了那几本书，
写的小说也是屈指可数。因为开酒店打
开了自己，跟很多人建立了往来关系，红
白事来往不停。每天一睁眼都有一大堆
杂事在等着你，永远都处理不完，既没时
间思考，也没时间厌倦。我知道，这种密
不透风的日子几乎把我毁了。梭罗在他
的《瓦尔登湖》里说“我们的生命在琐事中
浪费掉”，这话一点都不假。

作为一个做着生意、对小说又不死心
的家伙，我的真实感受是，挣钱是上瘾的，
也是痛苦的，因为手中的笔迟迟不能开写。

我每年要做几十场婚宴，接待的主家
形形色色，包括主家请来拿主意的那些

“见多识广”的亲戚们，啥样的人都有。接
待他们时我总是小心翼翼，唯恐失掉眼前
的单子。多数人通情达理，但是有一小撮
却很难相处，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你把心
掏给他们，换来的却是冷漠或粗暴回应，
仿佛天生与酒店有仇似的。

我一直想写写他们，却一直无从下
笔。稠密的生活固然能带来丰富的创作
素材，但是对创作来说有时候却是一种阻
挡。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谁想看清尘世
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2016年下半
年，我痛下决心，把酒店转让出一大部分
股份，从管理中脱离出来，未等有关手续
办完就迫不及待收拾行囊，一头扎进了家
乡的深山。这是我又一次走极端。

2017年，我彻底将酒店转让给了一个

同行，做得非常决绝。我用一年半时间攻
读了 100 本文学书籍，写了 60 本笔记，为
自己狠狠地充了一次电。又“故技重演”，
把手机换了号码，很少与人联系。隐居期
间，我开始审视我多年的酒店生活，时常
一个人为之动情。慢慢地，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跳了出来：憨厚诚恳却有着粗粝本质
的乡下女孩艳菊，面对黑暗点燃蜡烛却没
有能力为自己驱逐黑暗的老笨叔，还有那
个 80 后大伟——他敬业勤恳，以工匠精
神来对待每一道菜品，希望展示他的劳动
成果，希望获得尊重。

我开始用文学的眼睛、小说的语言回
味整理这些往事，并且抛开故事的离奇，
着重于人的性格心理分析和命运探索。
于是，很多小说的胚子就形成了。我举一
个例子：有一回，我和酒店几个服务员去
小肥羊餐馆吃饭，邻桌喊服务员，我们这
桌一下子站起两个人答应。如果把这件
事延伸一下，假如邻桌是在找麻烦，我们
不但站了起来还准备忍气吞声去把这场
麻烦处理到底，最后却发现自己也是客
人。这就是《喝汤记》的胚子。

第二次极端，把我从密不透风的生活
里解脱了出来。我郑重地开始我的“餐饮
人系列”创作，记录当下餐饮人的生活，我
想认真地写写他们——我们的服务员、厨
师、大堂经理、杀鱼手、洗碗工，还有拉泔
水的人，写写餐饮人的卑微和不易、生活
的失败和挣扎，还有他们心底深藏的阳
光。目前，我已完成 12个中短篇，以饭店
厨师、服务员和客人之间的纠葛为主，着
重于人的际遇，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

《长江文艺》《小说月报·原创版》《莽原》等
期刊，部分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
小说月报》转载并被编入各种年选。

后来的事情又有了变化。接手酒店
的那个同行被我高估了，他用杀鸡取卵的
方式管理，把我的“豫北乡下大酒店”糟蹋
得一塌糊涂。年夜饭开始前，凉菜老大找
到我，说他们老板进的牛肚有异味，老板
让他使用之前汆水，多放点辣椒和花椒、
茴香。送羊节的时候，高峰期上不去菜，
客人进厨房把锅砸了。听到这个消息，我
的心突然一疼。2018 年，我再次出山，开
了一家新店，就是现在这个豫北书香大酒
店。本想挽回名声，重振雄风，事实却并
不顺利：疫情 3年过去，虽然没有死掉，元
气可是大伤。为了打翻身仗，疫情结束后
我一直守在店里，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
量，创作再次间断。这样停停写写，写写
停停，对创作是有损害的。写小说是门手
艺活，停笔的时间长了就会手生，每次回
归，都需要很长时间恢复。作家不是一个
水龙头，随时拧开就能哗哗出水。

2006年开店至今，干这一行已经18年
了。其实我接触餐饮比这还早，1999年我
在县供销社办公室工作，被下派到县社二
级机构——华合酒楼任经理，干了两年。
那段经历，我写了一个中篇《那一年的姹紫
嫣红》，是写得最早的一篇餐饮人小说。这
篇小说只是对那段生活的留存，个人情感
注入得少，和现在这个系列里的其他小说
不一样。接下来，我打算写写菜品和美食，
写写那些懂美食的人，目前手头就有一个
中篇《知味者》在构思中。之前我读过一些
美食方面的书，如袁枚的《随园食单》、梁实
秋的《谈吃》，想法很多。我想写写某些人
旺盛的食欲，为吃不上可口的早餐而委屈
一整天的中年男人，还有民间一些鲜为人
知的卤肉、煮面手段。

诚实地描绘生活是一个作家应有的
品质，我会乐此不疲地把饭店开下去，把
小说写下去。

烟火深处的微光
赵文辉

经过了夏的火热、秋的收获、冬的蕴
藏，春的节日被张扬得和和美美、香香甜
甜。其实中国人过年是一种习俗、一种
情结，辛苦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在新春的
几天里，充分享受本应属于自己的生活
和快乐，在外的游子借此机会返乡探望
鬓白的双亲，两地的分离、相聚的渴望，
比落雪更让人挂肚牵肠。

亲人团圆，一家老小在除夕的晚上围
坐一起，边吃边唠边看春节晚会，聊聊过
去一年的成功与喜悦，展望来年的美好前
景，把心底的情绪宣泄，把亲情乡情浓缩，
让血脉在这样的夜晚膨胀，数千年的历史
印痕和着新春的钟声，在人们心头一起敲
响。这就是春节，这就是过年的味道。

过年的感觉真好！以《诗经》之婉约
歌物颂情，以唐诗之浓郁启人心性，以宋
词之妩媚萦人心怀，以琴曲之瑰丽魅人
情感，以歌声之柔婉绕人胸襟，以星之光
月之柔阳之灿装点节日的梦想。这就是
春节，这就是过年的味道。

有歌有酒有相思，有情有意有欢腾，幸
福流淌在天地之间，让你让他共同分享。
新春的钟声敲响，央视春晚节目洋溢着温
馨。春节就像一位慈爱的老人，让儿女们

的心花尽情绽放。火红的灯笼挂起来，火
红的心情舞起来，火红的日子美起来。这
就是春节，这就是过年的味道。

风风火火过大年，喜气洋洋过大
年。年少的记忆中，每当春节来到，家家
户户把仅有的余粮和余钱拿出来，准备
一年里最丰盛的年夜饭，成为人们心灵
深处的满足，把希望寄托在明年，周而复
始成为心中延续的梦想。

今夜无雪，但有酒有歌有亲情，有亲
人的爱意暖心，有朋友的深情厚谊，有同
事的真诚祝福。静静地坐在春的夜晚，让
盏盏红烛高照出今夜的无眠，怀一腔心事
寄予如歌的夜色，让无尽春意挥洒成长空
一缕。在春和景明的时光里，渴望有一盏
心灵的明灯，照亮自己，照亮亲人，也照亮
朋友们美好的前程。

今夜无月，但有一个芬芳的梦，一首
无字的诗，一簇飘香的心情和祝愿天下人
新春快乐、幸福平安的拳拳之心。

静静地品味这迎来送往的快乐时
刻，把从心田流出的第一声祝福，送给亲
人送给朋友，送给天底下所有追求幸福
的人，祝福大家幸福、快乐，永远有一颗
年轻的心，任时光流转，任春光永驻。

新春的脚步
冯平安


